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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路子的感觉
像要飞起来

山里的村子心眼大，有路子
了，又想好路子。到了海拔上，这
山望着那山高，多了很多想法。

有路子的人，想把路盘活，盘
成好路子。有好路子的感觉，像
要飞起来。

村子里的鸟不要路，也飞得飘
逸。它们飞的时候，不瞻前，也不
顾后。它们的飞，仿佛就是路子。

村子的根扎深了，飞不起来。
想要体面，只有找像样的路子。

有路子，就有想头。

稻草人在雨中挺起腰杆
半夜，雨浓到乌黑，像打翻的

锅倾下来，把村子倒扣。村子背
了黑锅，找不到了清白。

黑得很黑，什么路子都看不
到。村子张都张不开，乱了念
头。湿透了，又笨又重。

狗躲在檐下东张西望，东边没
有头绪，西边又很苍茫。想看到一
些来头，狗眼通灵，也只看到渺茫。

农业上的稻草人稳得住。在
雨中挺起腰杆，比真人还坚定。它
们知道村子是有路子的。雨一停，
村子里的人，会找到很多路子。

有了路子，就不苟且。

山坡上的羊群不跟河流走
风吼了一整天，吼得村子没

了脾气。东江对面，很多的村子
在风中，好像也没有脾气。

东江也没有脾气，本来想要
拐弯，让风一吼，胆就俗了。只好
顺着风向，缓冲起来。

岸上的农业没有脾气，它们
缺乏高度，挡不了风。只有弯下
腰，让风过去。

稻草人在农业上滥竽充数，
约等于闲人。它们不融入社会，
用尽了心，也不说真相。

山坡上的羊群，也不跟河流
走。吃饱了草，就打望河流远去的

方向，望到呆了，就会泪眼蒙眬。

意境都亮起来了
一串串鸟鸣荡漾在村口的树

上，鸟鸣的音色仿佛有光，叫得
响，意境都亮起来了。

对面坡地上，南瓜藤开花，瓠
瓜藤开花，冬瓜藤也跟着开花。
它们的花像喇叭指向天空，仿佛
在喊意义。

一群蝴蝶在稻叶上蹁跹，蜜
蜂和蜻蜓也飞过来。它们一起扇
动羽翼，扇起了风。

风很慢，鸟听到风就慢了下
来。树也慢了下来，树荫下的村
子，仿佛听不到风，更慢。

烟雨中
几只鸟从苍茫中飞出来，在

村子上空飞，绕了好多圈，仿佛想
起了真相，又飞回去。

顺着鸟的踪影望，意境更加
深远。再远一些，仿佛就要盲目。
隐约的路径，像是要去通幽。

烟雨中，路径上的人影也是
隐约的，看不清正面形象。仿佛
古代的闲人，好像是在往前，又有
些像是在往后。

村子里的狗，冲着苍茫吠叫，
声音慢悠悠的。狗眼通灵，可能
已经看到了什么，也可能什么都
还没有看到。

河流从山背后弯出来
路过矮小的山村，已是黄

昏。看 见 一 个 老 人 独 坐 在 门
口，面前的矮凳上，摆开一副硕
大的棋盘。

没有相弈的对手，老人也弈
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着谋略。
暗流涌动，仿佛在下一盘大棋。

边上的狗一脸崇拜，仰望老
人的成竹在胸。老人头上已沧
桑，正在举棋不定。仿佛是准备
落子，又好像在盘算悔棋。

河流从山背后弯出来，看到
村子的局，就转折了，悄悄绕开。

村头的农业急得拼命摇摆。张开
方言，也喊不出究竟。

仿佛没有内涵
村子外面来的路径，行色匆匆找

捷径。大摇大摆，想从村子穿过去。
村子小，比周边的山峦矮，也

有底蕴。路一进村就陷了，格局
不起来。左拐右弯，找不到观点，
做不了自己的主。

村子里的群众，都想利用路。
东扯一把，西拉一下，把路往自家
门口用力。好好的路，成了弯道。

等到从村子里出来，岔成了几
条路，条条都像原路。狗跟在后面
吠叫，狗的吠叫声里，好像有什么内
涵。细听，又仿佛没有内涵。

青蛙
修河上游的青蛙，在河上往

来，都是自渡。把彼岸和此岸，当
成了造化。

它们贪图春色，喜欢乱喊春
天。把意境喊深了，河流匆匆拐
弯，仿佛乱了方寸。

山坡上的南瓜藤，伸出老长
的欲望。翻过山坡，探往外省的
方向，想要去见世面。

老树在山坡上数光阴，到了
合适的高度，就慢了下来。像是
开悟了的闲人，端着架子打望。
远一些，看得到社会，更远一些，
看得到苍茫。

声声慢
左岸的村子入梦，右岸的村

子也睡了。在夜里，它们梦中把
东江扳直，好达到目的。

岸上的老树，见过很多世相，
比村子还要底蕴。像一个贤达，虚
扯着东江的背影，劝它慢下来。

东江正是上游，还很便宜。拐
过很多弯了，还要拐很多的弯。在
山里，不拐弯的河流，都会俗。

山里的乌鸦，叫不出好听的
腔调，也声声慢。它们从一面山
上，叫到另一面山上。喊得久了，

喊俗了光阴。

石头
狗听到对岸狗叫，飞跑到岸

边回应。河水仿佛听得懂狗语，
悄悄浅了。

几块石头露出水面，本色得很，
好像真相。一些鸟飞上去又飞走了，
一些蝴蝶飞上去，晃几下也飞走了。

那些石头在水下久了，没有
什么用处。水深，它们找不到意
义。水浅了，也看不到意义。

几尾细小的鱼，绕着石头
窜来窜去，仿佛要钻空子。而
水开始涨了，去了对岸的狗，还
没有回来。

蝴蝶
在海拔上打望，湖北那边的

山逶迤绵延，好像被哲学了。湖南
境内的山峦有斗志，都想出头。

江西这边缓冲一些，有很多
余地。河流缓缓爬行，也很便宜，
不用刻意讨好。

农业在余地上抽穗，也没有
地域意识。有风来，就随风摆动，
无风，就习惯性低头。

山坳上的油菜花，愈来愈风
景了，引来很多观点。本土的蝴蝶
也不凑热闹。在九岭山里，蝴蝶是
花心的，最爱在花蕊上，悄悄绽放。

上游
修水上游水浅，还没有鱼，

怎么乱拐弯，都见得到底，仿佛
很多底蕴。

鸟把影子飞过来，蝴蝶和蜻
蜓也把影子飞过来。老不正经的
山峦，肥胖的影子也倒映进来。

狗怕河流受骗，在岸边不断
示警。叫几声，停下来，再叫几
声。直到满山的狗都叫起来，喊
矮了海拔。

那些村子也打河流的主意，
前面的叫得多情，后面的喊得风
骚。时间一长，光阴肥胖了，水开
始变深。

忆起
春天的江南

■成文耀

在那温柔得能滴出水来的时光
里，我轻轻地，又一次在心底唤醒了
春天的江南。那是一幅幅细腻温婉
的水墨画卷，缓缓铺展在记忆的长河
中，带着湿润的青苔味和淡淡的花
香，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

春天，是江南最为柔情蜜意的季
节。春风，它不似北国的粗犷，而是
如丝如缕，轻轻拂过脸庞，仿佛能吹
进人的心田，唤醒沉睡一冬的情愫。
这风，它携带着湿润的气息，从太湖
之滨，到西湖之畔，一路低吟浅唱，唤
醒了柳丝，吹绿了桃红，让整个江南
大地披上了一层嫩绿的新装。

走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每一步
都踏着历史的回响。两旁是白墙黛瓦
的老宅，岁月在它们身上刻下了斑驳的
痕迹，却也赋予了它们更加沉稳的气
质。屋檐下，一串串红灯笼随风摇曳，
像是古老时光里的守望者，静静地诉说
着往昔的故事。偶尔，一阵清脆的孩童
笑声从巷尾传来，那是属于江南最纯
粹、最动听的乐章，让人心生暖意，仿佛
连时间都变得柔软起来。

春天的江南，水是最不可错过的风
景。小桥流水人家，每一座桥，每一条
河，都承载着说不尽的风雅与柔情。清
晨，薄雾缭绕，河面上仿佛覆盖了一层
轻纱，远处的乌篷船悠悠划过，船夫摇
橹的动作不急不缓，与周围的景致融为
一体，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水墨画。夕阳
西下时，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
粼粼，美得让人心醉。此时，若能与心
爱之人泛舟湖上，共赏这无边春色，该
是多么浪漫而诗意的事情。

而那雨，更是春天江南的灵魂。江
南的雨，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细腻、
温婉，带着几分羞涩与矜持。它不似夏
日的暴雨那般热烈奔放，也不及秋雨的
凄清冷寂，它是那么细腻，那么轻柔，那
么缠绵，轻轻地、悄悄地落下，如同一位
江南女子，轻抚着每一寸土地、每一片
叶子，每一次触碰都饱含深情。雨中的
江南，更添了几分朦胧与梦幻。撑一
把油纸伞，漫步在雨巷中，听雨滴敲打
伞面的声音，看雨珠从屋檐滑落，滴入
池塘，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这一刻，
世界仿佛静止了，只剩下雨声与自己
内心的对话，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着
这绵绵细雨消散无踪。

春天的江南，还是花的海洋。桃
花、樱花、油菜花……竞相绽放，将大
地装扮得五彩斑斓。走进一片桃花
林，粉白色的花瓣随风轻舞，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的甜香，让人不由自主地放
慢脚步，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与美
好。而远处的油菜花田，金黄色的波
浪随风起伏，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构
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画。

在这样的季节里，怎能少了美食
的陪伴。江南的小吃，细腻而精致，
无论是软糯的汤圆，还是香甜的桂花
糕，抑或是那一碗热腾腾的小笼包，
都能让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坐在
临河的小馆里，品一口清茶，尝几道
小吃，看窗外流水潺潺，时光就这样
悄悄地流淌，不急不躁，恰到好处。

忆起春天的江南，心中便充满了
无限的温柔与向往。那里，有诗，有
画，有情，有梦。每一次回忆，都仿佛
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忘却尘世的
喧嚣，只想沉浸在那份宁静与美好之
中，让灵魂得以栖息，让心灵得以安
放。春天的江南，是一首永远唱不完
的歌，是一幅永远看不够的画，是一段
永远忘不了的情，它静静地躺在心底，
等待着每一个渴望回归宁静与美好的
灵魂，再次踏上那片温柔的土地。

立春
此时，年的气息依旧浓烈，空

气中弥散着好闻的硝烟。
一声犬吠，为缥缈山雾撕去

最后一截衣襟。
车灯闪烁三下，算是为娘家

报信了——
远嫁他乡的表妹，携家带口翻

过山垭口，一路欢声笑语，溅落在枝
头、草尖，惊醒那一抹慵懒的薄霜。

表叔表婶早已打开院门，以
微笑迎候多时。

屋檐下的监控摄像头，跟着
人影移动，仿佛也有无尽的喜悦
与思念，需要找一个人倾诉。

一阵鞭炮声，把年关的热烈
和亲人的脸庞再次擦亮。

岁月的河流，需要这样的动
静，起搏满是期望的涛声。

接过压岁红包，小外孙甜甜地
叫了一声外公外婆。刚刚睡醒的大
眼睛，闪烁着溪水的澄澈与明亮。

一串鸟鸣，携一片春光应声
而至。

红日跃上山顶。院门外的李
树枝头，芽孢纷纷踮起脚尖。

而小外孙已经学会站立的身
姿，在这个早春尤为喜人。

雨水
微雨过后，大地容光焕发，泥

土汩汩吐着气泡。

林子里，烟霭收敛翅膀。凤
尾蕨潮湿的情绪，即将漫过阴凉
的台阶。

一条延伸的路，忽隐忽现，仿
佛欲言又止——

昨夜，谁看见遍野缱绻，借着
春雨的掩饰，无所顾忌地滋生？

凝成珠玉的露水，为一道晨
光开刃。刹那间，春的讯息，迸
溅开来。

走进山中，先和一蓬花枝招展
的野樱撞个满怀。登上高处，可见
簇簇新绿托出点点繁花，和雨水洗
亮的晨曦一起，大面积醒来。

在我们眼前，青石台阶一级连
着一级，径直伸向烟雾蒙蒙的云端。

挖野菜的女子，披一肩花雨
下来。篓子里的鱼腥草，沾满了
云霞细碎的光斑。

车窗摇落，水珠飞坠，空气中
弥漫着温润的芬芳。

不远处，花枝颤动：早归的春
燕，用喙尖整理羽毛；甲壳虫爬上
新叶，摇落一颗悬而未决的星斗。

与此同时——
一架客机从山下机场满载，

正在把远足人的梦想，运往遥远
的异乡。

惊蛰
都说，春梦黏人。虫豸们还

在赖床，一阵雷声已骤然响起。
犹如暮气沉沉的天空，打了

几个响亮的喷嚏。
云层在翻身，被自己压皱的

边角，挤出几滴喜不自胜的泪水。
蛰伏一冬的土地，正在经历

一场期望已久的隐秘行动——
蚯蚓用身体书写微言大义，

继续编纂生生不息的地方志；
草芽争先冒头，这些勇于抗

争的囚徒，终于挣断冬的锁链；
种子在襁褓中翻身，胚芽破

窗的脆响，比那些如期而至的惊
雷更撼动人心。

就在不经意间，一声汽车喇
叭闪亮划过。村庄里，久久荡漾
着旷远的回声。

仿佛刀剑出鞘，如此尖利
而细长，戳中一座山塆最为温
厚的部分。

原本决意留下来的那个人，终
又提上沉重的行囊，将摩拳擦掌的
犁耙，再次遗弃在锈蚀的角落。

当门锁“啪”地一声合上，谁
能做到心如止水，蹚过三百多个
日夜的忧伤和回望？

屋檐下，蚂蚁继续列队，搬运
崭新的时光。

历书继续蒙尘，捂住字迹模
糊的农谚。

地气继续上升，把季风的酥
软，带到地角天边。

春分
时值正午，春风驻足枝头，称

量出等重的光阴。
这一刻，昼夜平分，冷暖均

割。一道等值交换的协议，被这
个季节悄无声息地完成。

牛蹄踩碎落红，犁铧剖开厚
土。祖父弯腰耕作的剪影，被南
风拓印在返青的田垄。

如今，旋耕机轰隆隆开动，将
田土整理一新。

打开新签的土地流转簿，麦
苗以嫩绿着墨，油菜花以鎏金填
色，有机农业正大胆拓展思维，酝
酿出斑斓的梦想。

踟蹰于空阔村道，我看见：
阳光洒在农家别院外墙，反

射出耀眼的华彩。
电线杆上的广告亦随风摇

摆，喋喋不休地，灌输着城里房价
特惠的消息。

石头缝里，新绿蓬勃，涌出一
幕幕往事的葱茏景象。

而公告栏黑板上，落满了陈
年旧岁的残雪——

事过多年，村校撤并通知依
旧醒目。笔画的锋刃，还在刺痛
一座村庄柔软的心。

待到日头西斜，新泥扑簌的
荠菜，将被回城的汽车全部带走。

此时，一分为二的春天，成色
渐渐丰润。

反 复 填 补 而 又 腾 空 的 村
庄，能否把持住离弃与留守的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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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川梅

春
天
春
天
的
历
书
（
四
章
）

■符纯荣


